
摘  要：新科技的发展导致人类的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发生了根本变化。20 世纪

的苦难历程使现代性的“经济增长万能”和“个人绝对自由”受到质疑。这些人类历史

上空前的大变动都要求我们重新定义人类状况，重新考虑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存方式。

J.里夫金用“美国梦”和“欧洲梦”两个概念来说明在不同时空中的不同的思维方式与

生存方式，并认为正在形成的“中国梦”必将对整个人类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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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时空巨变。这和过去从狩猎转向农耕、从农耕转向机械生产、从机

械生产转向初期信息时代，都是完全不可比拟的。首先，软件和计算机革命、全球互联网、移动

通讯革新使一般大众成了可以对他人自由发表意见的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新一

代人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继往开来的代际传承，他们在网络的交互影响中自我成长，不懂得我们

的下一代，也就不能完全知道我们的未来。其次，由于生物工程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如转基因、

干细胞、克隆等等使人类甚至对他的血肉之躯的存在前景也迷惘困顿。生命本是宇宙大化千百万

年的亘古造化，但是，现在有可能通过人为的手段复制、改写、优选。纳米技术最终使人类能够

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十亿分之一米尺度的空间内,研究和利用电子、原子和分子运动的规律和特性，

实现对整个微观世界的有效控制。这些革命性的新知识、新技术贯穿到人类生活的每一细枝末

节，导致了人类看待时间和空间的方式都有了基本变革。

加上 20世纪的苦难经验，两次世界大战、反犹太法西斯集中营、“古拉格群岛”、“文化大革

命”等残酷经验，以及现代性的两个主要特征：“经济增长万能”和“个人绝对自由”受到质疑。

这些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变动都要求我们重新定义人类状况，重新考虑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存方

式，反思我们需要塑造怎样一个世界，需要建立怎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应对这一崭新的、影响

全球的复杂局面。

J.里夫金企图用“美国梦”和“欧洲梦”两个概念来说明这种复杂局面。他所说的“美国梦”

和“欧洲梦”并不是指地缘的区别，而是指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是指不同时空中、不同的

思维方式与生存方式①。

所谓“美国梦”主要是指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受限制的机遇来追求财富、积累财富。它包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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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四方面内容：

1、在“美国梦”的追求中，私有财产被看作通向个人自由的通行证。一个人拥有的财产越

多，就越能具备自主权和流动性，越不依靠别人或受惠于他人，也越不臣服于环境；财富愈多，

个人就愈加自由独立。

2、财富带来排他性，排他性带来安全，财产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的边界，个人聚敛巨大财富

的成功被当作唯一的或主要的成功标准。财富愈多，愈是与众不同，愈有社会地位，就愈安全。

3、在美国梦的笼罩下，人们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自主，过度消费，纵容每种欲望，浪费地球

的丰饶。社会鼓励不受限制的经济增长，强者受奖赏，弱者被边缘化。美国人把自己看作是上帝

的选民，因此有资格获得一份超出公道份额的地球财富。如今，美国人消费了多达 1/3的世界能

源，还有数额惊人的其他地球资源，尽管他们的人数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不到 5%。如果中国每

个人都达到美国今天中产阶级的生活，那就要有 7 个现在的地球来提供资源！

4、在美国社会,一切主要都围绕着占有、分配资本及保护私人财产权利展开，民权、政治权

利和社会权利都以各自的方式被设计为使财产利益增值。作为国家，美国要保护自身利益，组建

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机器，以获取并保卫自己想要并相信是分内应得的东西。

 总之，“美国梦”就是以“最大自由去挣最多的钱”。“美国梦”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全世界

共同的梦，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带来了无可比拟的物质进步，目前仍然是最有影响力

的梦，以至很少有人想到自己的梦或者别的什么梦。“美国梦”代表着最大化的个人自由、最先

进的物质进步和最丰富尤其是最平等的成功机会。从哲学角度看，美国梦的精神原则是自由主

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实用主义、竞争主义和征服主义，集中起来就是说，人人都能够通过

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个人成功，即发财。

但是，很显然，只要坚持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美国梦就不可能是个普遍有效的梦，因为不

存在一个社会空间足以让每个人都获得成功，“人人成功”是所有不可能的事情中最不可能的事

情，除非对“成功”的内涵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因此，在逻辑上说，美国梦永远只能是“某些人”

的梦而不可能是“所有人”的梦，这样的梦对于某些人来说是好梦，同时对于某些人就是恶梦。

于是，美国梦的深层意义就是一个粉碎他人梦想而成就自己梦想的梦。美国梦无条件地肯定了个

人自由和个人成功，于是，一切妨害个人自由的事或人就都是敌对方，甚至所有与美国不同的社

会和文化都被看作是对自由的潜在威胁，都被先验地定义为美国的敌人。但是铁的事实是，只有

当人们都出让某些自由而且出让足够多的自由，才可能形成合作协调的友好关系，才能在事实上

获得更多的好处，假如夸张自由的绝对性，就不可能发展友善意识。所以胡适说：“宽容比自由

更重要。”只强调自由的梦必定具有与他者为敌的基本意识。美国声称美国对于本土人民是个自

由“乐园”，对于世界上不自由的人民是个“方舟”；对于自由世界是个榜样，对于其它别样的世

界则是拯救者。当美国为自身构造了这样的政治神学，就把自己塑造成试图统治世界的新帝国。

它把美国与“世界其它地方”绝对区分开来，把美国的存在使命化，它在为自己编造拯救世界的

政治神学使命的同时也把自己变成世界的敌人。从本质上说，美国梦不是一个为世界准备的梦，

而是一个为美国自己谋幸福的梦，一个把自己从世界分离出去的梦，一个分裂世界的梦。

什么是“欧洲梦”呢？

在 J.里夫金看来，“欧洲梦”是一种新的历史观，根据这种历史观，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

发展观”本身即将受到修正。这是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聚敛的“可持续性的

文明”。所谓“生活质量”就是“实际生活条件”以及“公民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如健康、社会

关系、自然环境的质量等。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之目标则是：将人类的生产和消费与自然界的能

力联系在一起，通过废品利用和资源的重新补充，不断再生产出高质量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可持

乐黛云：美国梦·欧洲梦·中国梦社会科学 2007年第9期

160



续的、保持稳定的经济的状态下，重要的并非个人的物质积累，而是自我修养；并非聚敛物质财

富，而是精神的提升；并非拓宽疆土，而是拓宽人类的同情（empathy）。总之，有“生活质量”

的生活，大概是指一种普遍富裕、拥有社会安全而有“品味”的生活，它建立在以高水平的物质

生产为基础的福利社会之上，因而免除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的后顾之忧，保证了人们的生活安全；

同时也保证人们有充分的自由、时间和条件去追求各种丰富的精神生活。作为欧洲梦两大支柱的

文化多元主义和全球生态意识将人性从物质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成就新的人性。

从欧洲梦来说，获得自由，意味着能够进入到与他人之间无数种彼此依赖的关系之中。一个

人有途径进入越多的共同体，就有越多的选择权，关系带来包容性，包容性带来安全。欧洲梦强

调的是共同体中的互相依赖而不是个体的绝对独立自主；强调文化多样性而不是相似性；强调生

活质量而不是财富积累；强调可持续发展而不是无限制的物质增长；强调投入与享受并行而不是

疯狂的苦干；强调普遍人权和自然权利而不是私有产权；强调全球合作而不是单边主义的权力滥

用，总之，欧洲梦追求的不是拼命扩大财富而是去提高精神水平，不是追求扩大权力范围而是去

扩大人类互相理解。欧洲梦被认为几乎是“第二次启蒙”，它要用新的“精神主义”（idealism）

去纠正第一次启蒙所错误提倡的“物质主义”以及无限制的进步论（直线的、急速的、无限的求

新）和绝对化了的个人主义。

具体说来，欧洲梦与美国梦有以下几点显著的不同：

1. 市场经济和网络经济的不同

为了进一步探讨以上两种不同的历史状态，以及它所产生的不同的思维方式与生存方式, J.

里夫金分析了作为两个阶段经济基础的市场经济和网络经济的不同。他认为在市场经济的范围

内，共同利益的提高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来实现；网络经济则是通过每一个人为

他人作出贡献、实现更广泛的共同体的利益最大化，从而也提高个人的福利，这就是现在经常提

到的“互利、双赢”。推而论之，市场基于对一己私利的追求，网络追求较大范围的共同利益；

市场基于不信任，网络基于一定的信任；市场是保持距离的交易，网络保持较亲密的关系；市场

通过和其他人在敌对性的市场框架里竞争以确保财产，网络则是通过归属（belonging）而非通

过所有物（belongings）来确保财产，对网络经济来说，最重要的是路径（能进入某些关系）和

归属，成功来源于共享的关系，而非孤立奋斗。总之，市场是竞争性的，网络有竞争，但也有一

定的合作性。

2．社会政治文化的不同

基于这样的不同，社会政治文化也起了相应的变化。按照J.里夫金的说法，在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时代，斗争主要围绕着占有、分配资本及保护私人财产权利展开；民权、政治权利和社会权

利都以各自的方式被设计为使财产利益增值，自由被定义为不依靠他人，只要有足够的财产，就

可以为所欲为。而在全球化的网络时代，斗争是多元性的，更多围绕着保存文化身份以及在彼此

依靠的世界里获得权利而展开；文化身份建立起将个人从外部世界区分开来的边界，同时又能够

用以维护个人进入周边全球洪流的权利，获得自由就意味着更深地陷入与他人之间彼此依赖的关

系网之中，这种关系越包容、越深入，一个人就越有可能实现自己的雄心。要想被包容进关系网

就需要找到路径，有越多的路径，就越能进入到更多的关系之中，从而也体验着越多的自由。

3．不同的理论基础

“美国梦”和“欧洲梦”有不同的理论基础。“美国梦”以洛克关于保护私有财产才是保护个

人自由权利的第一基础为核心，这一理论在美国深得人心；而“欧洲梦”则以康德的人权思想作

为哲学基础，而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在今天又进一步成为欧洲的政治理论基础。如果说欧洲和美

国都把个人的绝对性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原则，那么欧洲更重视的是精神个人主义，而美国推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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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物质个人主义。这一差异虽然还不足以形成在“政治现代性”方面的重大差别，但却决定了非

常不同的日常生活风格和情趣，并及于关于环境的看法。

4．不同的历史原因

“美国梦”和“欧洲梦”的不同还有其历史原因。二次大战可以说是西方经验的一个分水岭，

欧洲和美国由此获得完全不同的体验。欧洲体会到了疯狂的现代化发展所导致的毁灭之痛，从而

走向和平主义、对话理性和合作策略，而美国体会了光荣与梦想、成功与辉煌、领导与主宰，从

而强化了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竞争策略。可以说，欧洲从二战得到各种负面的经验，从而开始

了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形成了后现代思潮。美国则从二战得到各种正面的经验，于是决心把现

代性推向顶峰。尽管战后美国也出现了一些消极思潮，但与美国取得的惊人的物质和政治成功相

比，却显然缺乏社会影响力。

J.里夫金用“美国梦”和“欧洲梦”来概括 20世纪末 21世纪初发生的人类生活巨变，及其

所带来的一系列思维方式与生存方式的嬗变，确实很能启发思考，虽然他所描述的“美国梦”是

一种存在已久的历史状态，而欧洲梦却仍是一种想象中的或正在发生的历史趋势。J.里夫金说这

是一个“新的历史框架”，欧洲梦“终结了一种历史，但它又预告了另一种历史”。

总的说来，他相信美国梦不仅不能创造真正的好生活，而且只能带来昂贵的坏生活（昂贵生

活不等于有质量的生活）。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意识到了，美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是世界资源

以及世界人民所无法承担的，是世界消费不起的，美国本身就已经在对世界的过度剥削中预支了

太多。J.里夫金认为美国的单边主义将会越来越困难，越来越成为一个危险又缺乏效率的策略，

甚至也不是对美国自己有利的策略，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个多中心化的过程，虽然很可能

没有谁能够彻底动摇美国的领导地位，但全球化正在形成全球性的利益“共轭”现象，单边的利

益最大化变得不切实际，除了引起反抗和冲突，没有更多的积极意义。世界买不起美国梦，而且

对于世界来说，美国梦未必是好梦，从这一点看，美国梦确实是“过时了”。

在我们看来，欧洲梦其实也是一个地区保护主义的梦，一个保护既得利益的策略，同样不是

一个可以普遍化的世界梦想。欧洲梦一方面保护欧洲品质而试图抵挡同样发达的美国的“坏的”

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另一方面又是为了保护欧洲福利制度和既得利益而试图抵制发展中国家的

“坏的”竞争方式以及不公平地对待移民问题。

事实上，移民问题是对“欧洲梦”的根本考验。首先是欧洲不能没有移民，研究者们得出结

论：欧洲将必须每年招募一百多万移民，才能相当于欧洲女性平均生育一个以上的孩子。仅仅是

德国就必须在未来的 30 年里每年迎来 50 万年轻移民（这个数字相当于德国生育率的两倍），才

能避免人口数量的巨大滑坡。不同文化体系之间人们的通婚提出了更复杂的问题。如果说在1960

年的德国，只有 1.3% 的新生婴儿有外国父亲或母亲，那么，1994 年，却有 18.4% 的新生婴儿都

有外国父亲、母亲或双亲，这种趋势今后还会有增无减。J.里夫金认为，不同文化的婚姻虽然开

启了不同文化间新的沟通渠道，弥合了某些文化鸿沟，但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德国文化的衰亡感，

并导致对外国人更加充满敌意的文化压制和报复。欧洲人发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处在一个左右为

难的位置：要是未来数十年内没有移民洪流涌入，欧洲人将会老化，欧洲的经济计划将会衰退；

但另一方面，移民潮又将威胁，甚至压垮已经十分紧张的政府福利预算和人们自身的文化认同

感。J.里夫金也不得不提出以下的问题：倘若移民们世代保持的原有文化的独特思维方式和生活

方式不再存在，这些“异族”将如何生存？倘若移民不是靠对其所在国的忠忱和共同的意识形态，

他们又靠什么与所在国的人们联合在一起？正在诞生的欧洲梦之成败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当代欧洲

人如何处理移民问题，以及他们如何真正实现多元文化共生的梦想。但移民问题能否向人们期待

的方向发展却仍然是“未定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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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美国梦和欧洲梦各代表着一个历史阶段，那么中国梦是不是有可能代表一个新的历史

时期呢？

J.里夫金很重视在未来世界建构中中国的地位。他不是研究中国的专家，但他认同理查德·

尼斯贝特在《思想的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Thought）中所说的亚洲民族和国家或许

比西方人更适合创造网络治理、跨国空间和全球意识。他引用汉学家，也是哲学家亨利·罗斯蒙

特（Henry Rosemount）的话说，在儒家思想里，没有“我”能够孤立存在，或被抽象地思考；

“我”是根据和其他具体个人的关系而扮演的各种角色的总和；而道家认为整体存在于相反力量

之间的关系中，它们共同互相完善。J.里夫金也同意尼斯贝特所说的，对关系的持续关注使亚洲

人对感情更加敏感，如果说美国家长用一种“尔我对立”的思维方式，教育孩子从侵占、攫取和

财产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那么传统的亚洲家长则更注重感情和社会关系，他们帮助孩子与他人

互动，协调自己的行为。同样，J.里夫金认为由于整体化的倾向，亚洲人从来就强调人与自然的

和谐。如果说西方启蒙主义科学的基础是重塑自然，以符合人类面貌，那么东方的方式则是抛弃

人类可以操纵环境的想法，而重在根据环境的需要调整自身。总之，J.里夫金承认中国传统思想

更加关注的是和谐、完整和万物的相互影响而非只注意孤立的现象。

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的现状。他认为为了解决贫穷问题，邓小平把中国百年来

的现代化梦想重新调整回到物质现代化的方向，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的战略转变；当贫穷问题初步缓解，问题又集中表现为贫富差距的悬殊，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就

不能不是“和谐社会”的提出。J.里夫金认为，从这二十余年来的进程，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化的

梦想，是对西方经验的综合性重新创作，既借鉴了美国式的竞争，又试图借鉴欧洲式的平等，似

乎是想把美国梦的一部分和欧洲梦的一部分结合起来。他期待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能为人类

的世界梦想带来积极贡献，并对整个人类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其实，中国是一个多梦的国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早的中国梦是老子的“无为梦”和孔

子的“大同梦”。老子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

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

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①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不

传世），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

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财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

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同，和

也，平也）。”②这是一个和平（人与自然和世界的关系）、和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个

人身心内外的关系）的梦，“和”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

然而，无论是老子的“无为梦”还是孔子的“大同梦”都未能造福于现代中国，以致中国日

益贫弱。它必然被另一个百余年来的“强国梦”，即现代化之梦所代替。中国在构思“中国式的

现代化之梦”时，往往希望能够综合世界各种现代化模式的优点，而且还特别希望能够综合中西

文化的优点，避开纯粹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如果说西方（包括日本）现代化的条件是殖民地掠

夺和绵延不绝的战争，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在这两者之外去寻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赵汀阳教授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之梦提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看法③，

他认为为了追求这个现代化的强国梦，毛泽东以非凡的想象力构思了一个“最新最美”的纯洁之

梦。毛泽东想象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与所有以往社会模式“彻底决裂”的社会，是一个既不中，也

①　《道德经》，第80章。

②　参见赵汀阳《美国梦，欧洲梦和中国梦》，《跨文化对话》第18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③　《礼记·礼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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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西的绝对新社会，因此， 他提出“一张白纸”最适合于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一穷二白”正

是新的中国梦的起点。他认为一种全新的社会操作能够形成全新的经验，从而发展出全新的生活

方式。“新社会”应该是扫除了一切社会都难以避免的所有丑恶现象的纯洁社会，毛泽东真的惊

人地做到了这一点。解放初期全国在一定程度上消灭了黄、赌、毒，以及其它肮脏犯罪，新的社

会秩序逐步建立，有的地方甚至达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境地。“新社会”在抛弃旧模式、欢

迎新经验、探索新制度等方面，都是对“新”和“不断的新”有着无比的热情。毛泽东的纯洁梦

想至今还鼓舞着中国老百姓和许多第三世界人民。

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一直沿着《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方向前行，这个纯洁之梦

是否还会有发展的机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的中国社会已濒于崩溃的边

缘，邓小平不得不把中国现代化的梦想重新调整回到物质现代化的方向上来，提出了“发展是硬

道理”。这一战略转变首先表现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得国家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贫穷问

题有了初步缓解。但问题又变成贫富差距的加深和三农问题。于是，现代化发展的梦想就进一步

表现为追求均衡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其中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化梦想对西方经验的综

合性重新建构，既借鉴了美国式的物质竞争，又试图借鉴欧洲式的追求生活质量与平等，想把美

国梦的一部分和欧洲梦的一部分结合起来，同时与中国几千年来的“和谐梦想”联系在一起。

总之，中国梦的核心是要建立一个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现代化的新中国，这是

一个具有“新中国精神”的新中国。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曾经断言，中国不大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强

国，因为中国没有足以影响世界的、独立的思想体系。赵汀阳教授认为：“如果中国的知识体系

不能参与世界的知识体系的建构，而因此产生新的世界普遍知识体系，不能成为知识生产大国，

那么，即使有了巨大的经济规模，即使是个物质生产大国，还将仍然是个小国。” 赵汀阳教授分

析说，我们现在能够用来思考各种事情的概念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基本上都是西方所定义

的，尤其是那些决定性的概念，比如人权、民主、自由、公正、真理等等，主要是西方所定义的

意义和所指，而这些西方所定义的概念本身就存在着许多难点，尤其不完全适合中国经验。新中

国精神应该意味着我们必须以中国的方式为中国想象一个社会理念、一种生活理念、一套价值

观，而且还需要想象一种中国关于世界的理念，因为中国必须成为一个为世界负起责任的大国。

假如中国没有能够发展出一套概念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就不能以新的中国精神参与不断

发展的世界文化的重新建构，这就是说，我们不可以仅仅满足于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文化，更不能

封闭于古代社会产生的传统文化之内，而必须对它重新诠释，寻求它在全球文化中所能作出的贡

献。如果不具有世界性（world-ness），中国梦就只能是一种自我玩赏。我十分认同他的观点。

根据他的思考，中国梦需要认真考虑这样几个问题：“（1）什么样的思想 / 知识体系能够有

效地思考当代世界的根本问题？显然，如果没有强大的思想能力，就不可能创造社会所需要的各

种大观念，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文化和社会。这一点是中国很久以来比较忽视的；（2）什么样的

社会制度能够使有德之人愿意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这要求有一个关于公正社会的设计。这是非常

困难的设计，目前所知道的社会都达不到公正社会的标准，都或者是对经济人和小人有利或者是

对庸人和弱者有利，还从来没有一种对有德之人最有利的社会设计；（3）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能够

使人永远觉得生活有意义？这要求一个社会必须有利于发展高水平的精神生活，显然，物质生活

的魅力是单调、简单和贫乏的，没有一个社会能够仅仅依靠高水平的物质生活去长期维持人们的

生活意义和兴趣，人终究要过的是精神生活，只有精神生活才具有无限丰富发展的空间。这些问

题是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而目前世界上的各种梦想都还不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①历史

①　 赵汀阳：《美国梦，欧洲梦和中国梦》，《跨文化对话》第18辑，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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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中国文化是一个具有强大思想能力的文化，中国文化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和将道德置于崇

高地位，自古就有深远的传统。中国文化保留着极其巨大的空间，可以展开人与自然的和解，调

节理性思维与精神信仰、物质追求与审美情趣、自然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的裂断。如果这些中国

文化固有的文化基因与现代诠释相结合，面向当代多元文化的世界，那么，代表一个新的历史阶

段的新的中国梦一定会出现，并造福于全球。

如上所述，《欧洲梦》一书提出了许多富于前瞻性的深刻问题，正因为是前瞻，还尚未经过

事实的检验，许多问题还不是定论，甚至也还不是目前所能提出方案加以解决的。但这本书高瞻

远瞩，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和思考方向。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一反过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常态，J.

里夫金在展望未来社会时，始终将中国置于其视野的重要部位。他认为在许多方面，欧洲和中国

都正在并肩作战。例如欧洲正在努力强调安全稳定的社会架构和重视独立企业精神的市场体制两

者间寻找平衡；而在这两种体制之间达到平衡也恰恰是中国正在追求的目标，相似的努力也正在

成为中国全国范围内热切讨论的话题。他认为贯穿在今天的两大精神潮流：一是在一个日益物质

化的世界里，寻找某种更高的个人使命的渴望；二是在一个逐渐疏离、冷淡的社会里，寻找某种

共同体意识的需求，J.里夫金认为这也是欧洲和中国的有识之士所共同追求的。在他看来，欧洲

和中国都梦想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每个人的权利都获得尊重，文化的差异受到欢迎，

每个人都在地球可维持的范围内享受着高质量的生活（不是奢侈生活），而人类能够生活在安定

与和谐之中。J.里夫金认为，为了共存于一个日益联系紧密的世界，人类需要不断开发新的理念，

在这点上，中国和欧洲会找到更多、更深层的共通之处。现在，随着美国梦在 21 世纪渐渐褪去

其昔日的眩目光彩，世界正将它的目光投向了欧盟和中国。在J.里夫金看来，尽管断言欧洲梦和

觉醒中的中国梦结果会是怎样，还为时尚早，但预言正在出现的欧洲梦和中国梦会对整个人类的

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则绝非言过其实！

J.里夫金在《欧洲梦》出版时致中国读者的一封信中说：“当我们垂垂老矣，回首一生之际，

我们会清楚地意识到，生命中重要的时刻是那些与物质积累没有什么关联，却和我们对同胞的热

爱，我们作为个体与人类的关联，与我们所居住的星球的关联息息相关的时刻！正在展开的欧洲

梦试图开启一扇大门，通向有关生命意义本身的更重大的问题。作为生存于此世的人类，什么才

是我们存在于21世纪真正的意义和目的？” 这也正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向自己提出， 并确

实找到回答的问题。

（ 责 任 编 辑 ： 王 恩 重 ）

The  Dream of USA,the Dream of Europe and the Dream of China
___Probing the Great Changes for People at the Turning  of  the Century

Yue Daiyun
       Abstract:The essencial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sense of
human being’s time and space.It is doubted for modern “Economic Growth Universal” and “Individual Absolute Free-
dom”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rdship.These great changes in human history demands us redefinite the human situa-
tion and rethink the survival significance and living style of human beings.J Rifukin explained the different thinking style
and living means using the two ideas of “The Dream of USA” and “The Dream of Europe”,and he thinks the formating
of China’s Dream will produce a deep influence for the whole human beings.

       Key Words:Materialism;the Living Quality;the Harmonious Dream;the Difference between Time and Space;the
Gene of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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